
现代人对古代“学校”形式的
了解，比较熟悉的有学宫、书院和
私塾。学宫为官办，书院是社会

“众筹”所办，私塾则泛指私办。在
古代“学校”所有形式中，私塾最
为普遍，近似于今日的小学。但它
不是规范划一的教育机构，名称与
类别五花八门。就教育程度来说，
称为蒙馆、蒙学，主要承担启蒙教
育；就教育举办者来讲，细分为
家塾、义塾，根据是个人还是众
人办的加以区分；就办学地点来
看，有村塾、庄塾。对于这些，
不是当时的人很容易混淆。私塾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
弊端。主要是家自为学，缺乏统
一管理，良莠不齐。为此，一些居
住在同一地区的大的家族或其分
支 ，就 创 办 了 另 一 种 形 式 的“ 学
校”——祠塾。尽管它的名气没有
学宫、书院那么大，也没有传统私
塾那么普遍，但它确实在古代教育
普及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近代比较著名的祠塾像浙江瑞
安的诒善祠塾，被誉为“温州地区
近代文明的启动点”。创办者孙衣
言（1815—1894）是曾国藩门生，清
道光 30 年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升
侍讲、上书房师傅，后任安庆知
府、安徽按察使、湖北和江苏布
政使。光绪元年他回到家乡，在
家族祠堂基础上创办祠塾，教房
族子弟，兼收族外志愿就学者，培
养出了一大批经世之才。

清代尤其是后期，安庆地区大一
些的家族基本都开设有祠塾，建筑通
常与祠堂形成一体。“择文行兼优者，
延之为师。凡族中子弟，有资高才俊
者，均送入祠学读书”（光绪 18 年版
安庆《义门丁氏族谱》，下同）。

祠塾相当于是在府学、县学之下
设立的“族学”，不仅为族人子弟上
学提供了场所，更重要的是承担着管
理家族教育的职能。它通过会课等管
理方式和手段，使学子在参加科举
县试（童子试）之前，参加一次高规
格的族试。不但增加了一次准科举
考试的经历，而且对应对科举考试
能力进行了检验，比较好地发挥了
激励作用。

会课也叫会考，它是祠塾组织
的对家族子弟的集中考试测验。祠
塾在组织会课时，就好像科举考试
中的贡院、考棚。家族往往制定专
门的管理制度，并成立祠塾管理机
构。管理制度明确管
理机构人员的产生办
法和职责：“董事不必
挨 房 轮 派 ， 只 凭 公
推，选族中殷实老成
二人，收掌租入，经
理会课。其原捐、管
庄、赤契、水单、捐
约、簿籍并交二人分
收 ， 以 备 查 验 。 日
后，卸董仍检明清交
接手之人，接事者具
领字与卸董人为据。”
管理机构的组成，坚
持任人为贤、能者多
劳的原则。同时，还
实行回避制，“原捐后
嗣不承董事，以杜侵渔”。凡是祖上
向家族做过捐赠的族人后裔，不参
与会课的管理工作，以杜绝家族财
产受到侵占。

会课的组织有一系列的具体要
求。参加会课的学生，头一天到祠
塾报到，会课结束第二天早饭后离
开。这期间的供给，按照科举考试

时省院试的标准执行。除了会课当
天中餐有一个荤菜外，其余全部是
蔬菜饭。当然，在祠塾会课期间绝
对禁止饮酒。

礼仪也是必不可少的。组织会
课当日黎明时分，在祠堂设置一个
公共案几，在上面供奉朝廷颁发的

《圣谕广训》。全体参加会课的学生
集合，面北而立行礼。礼毕后选一
个声音洪亮的学生，宣读《圣谕广
训》 部分内容，其余学生肃立恭
听。然后，由主考出题，开始会考。

每次考试仿照院试编号，试卷上
标上坐位号，不标名字。交卷后由专
门的老师判卷，根据卷面情况评定甲、

乙等级，并且照号标上名
字发榜公示。老师判卷
辛苦，有一点点报酬，每次
赠送一些糕饼点心之类
的礼品。

对于会课试卷的评
判，祠塾也有比较明确
的原则和标准：“以字工
而无错落者为上，仅工
者次之，未甚工而无错
落者又次之。”“诗字文课
有定额，不得滥取。如诗
文荒谬，并字迹潦草者，
概置不录。”讲究的是文与
字俱优。很显然，这套对
试卷的评判要求也是参照
了院试的标准。

学生在会课期间的行为表现，
祠塾也有具体要求：“才须学也，学
须静也。凡与课者，平时俱宜惟渊
惟默，惇行文学相观而善。毋得干
预外事，或喧哗争较，殊非静以养
身之道。”

为了把会课各项保障工作做
好，祠塾对此也有相关的规定：“管

庄田亩照捐字所载，尽归祠塾承当。
每年经董交纳官粮，须验明串票，方
准开销。并于帐簿内公同批明，凭某
验串批清销字样，以杜伪完、指销、
积欠、遗累之弊。”

祠塾会课毕竟只是家族组织的
测验性质的考试，不具有官府考试
的那种选拔功能，真正目的在于激
励学子好好学习。因此，对成绩好
的实施奖赏是会课后必不可少的重
头戏。奖赏有具体的项目、等级和
标准：“奖赏生第一名六钱，第二、
三名各四钱，共奖七足钱一两四钱
整。”“文课第一名奖六钱，第二、三
名各四钱，第四、五名各二钱，第
六、七名各一钱；诗课第一名三钱，
第二、三名各二钱，第四、五、六名
各一钱。如诗字、文课并取第一者，
另奖三钱。”

从奖励项目设置情况分析，会
课的考试科目分为文课和诗课。其
中，总评成绩取前三名，文课取前
七名，诗课取前六名。文课、诗课
均得了第一名，在上述奖励基础上
再给予一定附加奖励。如果真有优
秀学生获此殊荣，一共能得到七足
钱银子一两八钱，相当于清代后期
一个七品知县半个月的例俸。应该
说，这份奖励还是蛮有分量的。

光绪 31 年（1905）皇帝下诏书，
宣布自次年起废除科举考试、兴办
学堂。从此，祠塾也逐渐转型，学堂
的功能得以延续，但不再承担为科
举考试做准备的会课职责。民国建
立后，学堂又多转变为学校，“读经
科”和孔孟之道开始被国语、算术、
地理等新式教学课目所取代。学校
建设与管理逐步转由政府主导，依
附于家族祠堂的祠塾则彻底退出了
历史舞台。

祠 塾
丁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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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从小到大，都是在家里过
年的。前几年在英国读研，春节能
不能回来，还真说不清。去年春节
比较早，当时疫情还没暴发，学校正
好又在放假，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回
到了国内。但女儿说，她要完成几
篇论文，时间短，费用又大，不打算
回家过年了。

元旦那天，女儿说，他们公寓大
门的两侧张贴了一副红色对联，这地
地道道、方方正正的汉字，也算是校
园里的一道风景，进出的中国籍留学
生们都会望上一眼。

小年那天是女儿的生日。那晚，
我只能把祝福的话语以文字传送：

“祝你生日快乐！”万里之外的回复，
仅隔几秒钟——“我在外面玩啊。”文
字冷冰冰的。算了，只要她开心即
好。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终究
是要飞走的，至于飞得高与低，我们
并在太在乎，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她飞
得安然。

小年就这样淡淡地过去了。第
二天下午，女儿给她妈发来一条信
息，说是邮寄了新年礼物。

“什么礼物啊？”她妈妈好奇地问
了一句。

孩子答：“快递公司会送上门的，

到时你就知道了。”
不就是个礼物嘛，居然搞得这

么神秘。她妈妈嘀咕着，也乐滋滋
地期待着。

两天后，咚咚咚！一阵有节奏的
敲门声。

“谁呀？”
“我！”
门开了。两只行李箱抵在门

口，旁边还站着一位小姑娘，洋溢
着得意的神情。女儿的妈妈先是
惊，后是喜，接着又哭了，哭着哭着
又笑了。

原来，女儿把自己“邮”到家，算
是送给她妈妈的“新年大礼”。

在这之前学校放假，女儿与同学
结伴去领略冰岛的异域风光。归来
后她一直宅在屋里做功课，平安夜的
狂欢，圣诞节的钟声，已没有吸引力
了，论文撰写的速度也大为提升。完
成了论文，女儿感到特别轻松，伏在
窗前，仰望无边际的天空，心里一阵

阵的酸。她，想家了！
于是，她只身一人，从曼彻斯特飞

往慕尼黑，再转机至上海。在步出机
舱的一刹那，她乐了，这是在祖国的土

地上。
事后我们明白，那冷冰冰的信息

里其实包裹着温馨，女儿怕“露馅”，想
浪漫一次，给爸妈一个惊喜。

浪漫的礼物
胡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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